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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专项基金”缘何夭折

与启动之初，民政部官员到场支持，央视《星光大
道》节目频频倡议，陈坤、李玉刚等明星义演募捐的喧哗
相比，“星光专项基金”的终结显得异常低调，主管单位
只是在其官网项目介绍中加了“已结束”三字。没有相关
报道，连发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的基金，
管理费、行政及人员支出近86万。有公益界人士称，该基
金折射出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
机制不健全的现状。事实上，这个基金存在的不到两年
里，外界难以获知其募款多少，用在何处。

熄灭的

希望

陈银华绝望了。
这个晒得皮肤黝黑的重庆汉子

咬着牙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儿
说，“走，咱们回去。”

陈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15

岁的她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被
认定为二级肢残，15年来，陈洪大多
数是躺着度过的。

今年7月，陈银华带着女儿和家
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又借来5万余
元进京治病，他们找到武警总医院。

陈洪的母亲常年患病，全家仅

靠陈银华维持生计。他掰着指头算，
每晚15元的陪床费太贵了，他一直
睡地上，靠吃泡面充饥。在京14天，
生活费只花了500元。

带来的钱还是没了，全部用于
陈洪的腰椎穿刺手术。医院建议继
续留院休养，陈银华狠心拒绝。

回去，意味着陈洪可能一生都
再难有好转的希望。

“这些家庭真是挺难的，只可惜
基金用不了了。”陈银华的遭遇，让
安沂华又念叨起“星光专项基金”。

这位武警总医院干细胞移植专
家说着说着就拍了桌子，“这个基金
是武警总医院参与发起、专门用来
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基金，光我知
道的就收了一百多万捐款，可我们
只为两批14名患儿申请下来共25万
元，其余的都没影了。”

来自甘肃兰州的14岁脑瘫患儿
祁艳婷，曾一度接近星光专项基金。

2011年7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祁艳婷在武警总医院花费5万多
元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此时，她的

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钱，连药都吃不
起。后来他们听说了星光专项基金，
并递交了申请材料。

4年过去了，祁艳婷还在等，原
本手术后已经学会站立的祁艳婷病
情已再度恶化。

“现在光是睡，也不能坐，感觉
快没希望了，”祁艳婷的母亲仍旧想
着基金能够发放。

武警总医院统计，像祁艳婷这
样的递交过申请材料却还没有得到
救助的患儿，至少还有73名。

儿慈会官方网站上，“星光专项基金”显示“已结束”。

“星光”

曾经灿烂

事实上，安沂华提到的星光专项
基金，就是为那些脑瘫患儿设立的。

2010年11月，一则“双胞胎脑瘫
姐妹急需救助”的新闻，引发社会关
注。安沂华回忆，医院免除了两个孩
子的部分手术费，他和同事也捐出了
部分奖金。

转机随后出现，央视《星光大道》
栏目组听闻此事，来医院看望这对姐
妹。之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
(后改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简称
福基会)副理事长张仲、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教育
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
行主任宁密、副主任马佳年分别找到

安沂华，称可帮助医院成立救助脑瘫
患儿的公益基金。

2010年12月2日，在《星光大道》
录制现场，安沂华呼吁关爱脑瘫患
儿。张仲、宁密等人宣布，将成立专门
救助脑瘫儿童的康复基金。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民营企
业家协会、福基会、中国人口宣教中
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
晚会上，“星光专项基金”的前身“儿
童星光基金”宣告成立。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
事业捐赠法》，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
基金进行的任何公募活动，都必须以
基金会名义进行。因此，“儿童星光基

金”以“挂靠”形式成为福基会名下的
专项基金。基金成立现场，在民政部
官员和陈坤、李玉刚等影视明星助阵
下，发起了针对该基金的拍卖和募
捐。公开报道显示，截至当年10月31

日，基金共募集善款140万余元。
2011年7月26日，福基会，关工委

“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
室”和安沂华共同签署“儿童星光基
金(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显示，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
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仲、安沂华、宁
密、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
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报基
金会同意后，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

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但王晓东表
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

“儿童星光基金”成立两月即转
至儿慈会。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
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曾在捐赠
协议中明确，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
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宁
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基金宗旨变
成了“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
困、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
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脑瘫患
儿未专门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
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

姜莹称，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
议，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

不透明的

基金

儿慈会官网显示，“星光专项基
金”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主任宁密，
副主任姜莹、安沂华、杨大伟，执行主
任马佳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
主任身份”，看到记者拿到的“星光专
项基金”立项决定公告，安沂华非常
吃惊。

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她
既不认识安沂华，也不知道杨大伟，

“没有接触过，也没见过面。”
“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不接触，

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北师大珠海

分校兼职教授、基金管理专家程刚表
示，管委会成员有权知道基金运作，
如发现问题可向隶属基金会举报。

“星光专项基金”成立后，马佳年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称，善款均随时接受捐
款人审查，明细也将同时在福基会、
关工委“早产儿互助工程”官方网站
公布。

同时“星光专项基金”协议规定：
基金每周查账一次，在双方网站上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
计。

但事实上，星光专项基金自始至

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
2014年2月25日，儿慈会下发的

《关于终止星光‘窝梦’基金协议的决
定》显示，2013年6月，儿慈会发现“星
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
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
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
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拖欠基金
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宁密、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
定。然而，项目早已终止，作为原始发
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

2012年5月，马佳年最后一次从
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
请材料，此后再无音讯。

“我们去问，马佳年给的回复是
没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给不
了。”王晓东说。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
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说，2012年5月31日武警
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基金的
账上有钱，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

“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
存在问题。”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
他们的监管失效了。

畸高的

管理成本

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
管理费及行政、人员支出超募集现
款一半

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最
终带给“星光专项基金”的是夭亡。

儿慈会官网公示，“星光专项基
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
值67万余元的物资。支出款物总额
226万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
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
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
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
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

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
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
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
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
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运行成
本超过所募现款总额一半。“今后谁
还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
曾为该基金捐款55万元的企业家表
示不满。

“我们最初都以为(星光专项)基
金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马佳年每次
来报账也都是两三千这样小额度
的，年底统计才发现已经超了。”姜
莹介绍说，在放款不超过3万的情况
下，星光专项基金的放款流程是，基

金项目人员、副主任、主任签字后到
基金会财务签字即可放款。

“只要不是大额的，宁密签了
字，拿到我们财务就能取走钱。”姜
莹说，儿慈会在对“星光专项基金”
支出的监管，仅限于马佳年来报账
时提供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而非私人
账户，至于钱打给谁，项目究竟是否
真实，儿慈会并未去核实。

“没有从基金里面拿过一分钱，
甚至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钱。”8月11

日，宁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只负责为发放善款签字，
很少拒绝签字，具体的资金使用情
况，宁密称只有马佳年清楚。

“现在确实是在脑瘫方面用得

不多”，宁密承认，捐款人没有明确
说善款要用于脑瘫儿童，所以只要
用于公益活动就没有问题。

“我只是个做事的，钱怎么花，
我不负责。”7月28日，记者向“星光专
项基金”执行主任马佳年求证善款
用途、资金管理方式等问题，她均以
此作答。

资深公益人士、北京感恩公益
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认为，星光
专项基金管理费远远超过协议规定
的10%，只能说明儿慈会对基金财务
管理内控失败。此类情况可向民政
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大队进行举
报。若情况属实，可对基金进行警
告、甚至撤销基金会的处分。

专项基金

乱象丛生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星光专项
基金”设立之前，宁密和马佳年以关
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
程办公室”的名义在福基会已设立
过“早产儿救助基金”，2011年又以同
样的名义设立了“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怀疑马佳年把这两个基
金的钱串着用。”福基会某负责人表
示，“早产儿救助基金”与“星光专项
基金”用途有重叠部分。

“宁密在这里没有任何职务”，
今年8月，关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黄浦
透露，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在
2010年3月31日已经取消，教育中心
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记注册

的。
“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不是

法人机构，原则上是不能和我们签
协议的，但当时福基会成立不久，被
钻了空子”，福基会项目部副主任刘
芳说。

“宁密自称是关工委的，我们也
没有去怀疑”，儿慈会秘书长王林
说，他至今保留着宁密和马佳年递
给他的带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字样的名片。

马佳年在多个公开场合自称
“早产儿联盟”创始人，该组织为“国
际范围内最大的早产儿组织”。记者
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发现，早产

儿联盟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根据《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
义进行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

多名曾跟随马佳年做公益的志
愿者称，此前，马佳年募资两亿元建
早产儿医院等多个项目计划均告失
败，大概从2012年起，她已基本不做
实际的救助工作，只是在做宣传和
办活动。

记者多次请求与马佳年见面，
均被其推辞，对于管理混乱、账目收
支、运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马
佳年称自己不知道，“我只是做事
的，你还不明白吗？”

8月10日，在福基会办公室，记者
再次向马佳年求证上述问题，对方
拒绝给予详细回答。“不要再骚扰
我”，最终，在交谈不到10分钟后，马
佳年起身离席。

另据了解，2013年前后，中国公
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
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
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
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
开了相关信息。

“必须得有个说法！”安沂华表
示，他已准备联系律师，前往儿慈会

“查账”。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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